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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個
聚
會
，
有
朋
友
提
出
﹁
心
與
心
的
距

離
﹂，
當
中
友
人
的
啟
導
發
人
心
省
，
值
得
與
大

家
分
享
。

有
人
問
：
﹁
為
何
當
一
個
人
氣
憤
時
，
說
話
總

是
粗
聲
粗
氣
？
﹂

席
上
有
人
回
應
：
﹁
因
為
在
氣
憤
時
，
人
大
都
把
持

不
了
﹃
冷
靜
﹄，
所
以
便
大
聲
說
話
。
﹂

對
方
又
問
：
﹁
那
麼
為
什
麼
人
家
就
在
身
旁
，
也
要

大
聲
說
話
呢
？
說
話
只
是
為
讓
別
人
聽
到
，
為
什
麼

失
去
冷
靜
時
就
要
以
﹃
喊
叫
﹄
的
方
式
高
聲
說
話

呢
？
﹂

大
家
都
有
不
同
的
解
釋
。
發
問
者
有
備
而
來
，
表

示
：
﹁
我
想
是
當
兩
個
人
在
發
脾
氣
的
時
候
，
兩
個

人
的
心
便
離
得
很
遠
了
，
為
了
穿
越
這
個
心
的
距

離
，
使
對
方
能
夠
聽
見
，
於
是
必
須
高
聲
吼
叫
﹂。

不
過
，
這
樣
的
喊
叫
聲
和
高
聲
說
話
時
的
表
情
，
總

是
令
人
厭
惡
，
使
人
更
為
反
感
，
內
心
存
在
反
感
，

便
越
生
氣
，
兩
顆
心
的
距
離
就
更
遠
。
反
應
不
是
關

上
自
己
的
心
把
對
方
距
之
千
里
，
便
是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相
待
，
形
成
大
家
都
在
咆
哮
，
導
致
兩
個
人
的
心

距
離
更
遠
，
須
更
大
聲
地
喊
叫
，
以
期
讓
對
方
的
心

聽
到
自
己
的
說
話⋯

⋯

。
﹂

對
這
番
理
論
，
席
上
各
人
都
看
似
聽
懂
或
不
懂
之

間
。發

問
者
接
㠥
說
：
﹁
想
想
看
，
當
兩
個
人
相
戀
時
，
會
以
甚
麼

語
調
說
話
？
﹂

一
個
少
女
立
即
回
應
：
﹁
喁
喁
細
語
！
﹂

發
問
者
笑
㠥
說
：
﹁
是
啊
，
是
輕
聲
細
語
！
為
什
麼
？
因
為
這

時
二
人
的
心
很
接
近
，
心
心
相
印
，
心
與
心
之
間
已
沒
有
距

離
，
所
以
戀
人
總
是
以
耳
語
溝
通
。
心
中
有
愛
，
情
到
濃
時
更

是
﹃
千
言
萬
語
盡
在
不
言
中
﹄，
眉
目
也
可
以
傳
情
！
﹂

席
上
人
不
約
而
同
﹁
啊
！
﹂
的
一
聲
，
並
點
頭
稱
是
。

發
問
者
總
結
說
：
﹁
所
以
當
兩
個
人
爭
吵
時
，
切
記
不
要
讓
心

的
距
離
變
遠
，
就
是
避
免
高
聲
與
對
方
說
話
。
沉
默
一
段
時

間
，
別
做
任
何
事
，
讓
心
的
距
離
接
近
點
，
才
心
平
氣
和
地
交

談
。
人
與
人
的
交
流
，
其
實
是
心
靈
與
心
靈
的
交
流
！
﹂

百
家
廊

朵
　
拉

心與心，那麼遠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近
日
全
城
熱
議
成
年
人
應
否
在
公
開
場
合
講

粗
口
。

我
也
是
搞
語
言
學
的
，
這
方
面
的
本
業
是
中

英
雙
語
翻
譯
，
按
照
英
國
政
府
官
方
的
認
可
，

是
個lin

gu
ist

，
這
個
字
可
以
譯
作
﹁
語
言
學

家
﹂，
也
可
以
譯
作
﹁
語
言
學
人
﹂。
我
也
學
︽
易
︾，

所
謂
一
謙
四
益
，
六
十
四
個
易
卦
之
中
，
唯
有
︽
謙

卦
︾
六
爻
皆
吉
，
所
以
還
是
叫
自
己
做
﹁
語
言
學
人
﹂

比
較
妥
當
，
也
不
會
開
罪
甚
麼
人
。
我
還
研
究
廣
府

話
母
語
，
成
立
了
﹁
廣
府
話
保
育
協
會
﹂，
自
為
會

長
。
所
以
，
近
日
困
擾
香
江
的
粗
口
爭
論
，
我
應
該

有
個
發
言
權
。

粗
口
髒
話
中
外
皆
有
，
各
民
族
因
應
不
同
的
語
言

風
俗
，
態
度
不
一
樣
。
分
類
法
也
有
多
種
。

第
一
種
分
類
，
按
有
沒
有
特
定
聽
眾
而
定
，
有
點

似
英
語
動
詞
有
分
﹁
及
物
動
詞
﹂
和
﹁
不
及
物
動

詞
﹂。
一
句
粗
口
若
是
說
給
特
定
的
人
去
聽
，
通
常
是

罵
人
，
用
意
可
能
是
羞
辱
、
壓
迫
和
刺
激
對
方
等

等
，
尤
其
當
對
方
不
是
你
的
親
朋
戚
友
而
是
你
的
敵

人
。
若
是
自
說
自
話
，
或
者
講
給
友
好
聽
的
粗
口
，

就
未
必
是
攻
擊
。

第
二
種
分
類
，
以
有
沒
有
攻
擊
和
傷
人
的
意
味
來
分
。
罵
人

的
當
然
有
，
但
是
故
意
讓
第
三
者
聽
，
亦
可
能
有
敵
意
。
例
如

兩
個
男
同
事
在
狂
爆
粗
口
，
身
旁
有
一
位
女
同
事
在
，
他
們
可

能
早
知
這
位
女
同
事
不
喜
歡
聽
粗
口
，
但
是
故
意
講
。
這
位
女

士
如
果
感
到
不
安
，
以
香
港
現
在
的
法
例
和
風
俗
，
兩
個
粗
口

男
的
行
為
已
構
成
﹁
性
騷
擾
﹂。

近
日
，
不
少
社
會
﹁
賢
達
﹂
公
開
宣
揚
﹁
講
粗
口
是
小
事
﹂

這
個
訊
息
，
有
些
人
還
以
他
們
在
英
國
、
美
國
等
地
留
學
的
經

驗
作
為
證
據
。
我
認
為
都
是
皮
相
之
說
。
因
為
一
個
片
語
、
一

個
整
句
是
否
粗
口
，
除
了
語
源
語
義
，
還
要
考
慮
講
這
話
的
時

空
，
和
聆
聽
者
的
價
值
觀
。

話
說
有
香
港
男
孩
留
學
美
國
，
少
不
免
被
白
人
同
學
欺
凌
，

但
是
他
身
材
不
吃
虧
，
就
敢
與
美
國
男
孩
對
罵
。
罵
得
興
起
，

便
用
廣
府
粗
口
裡
面
最
惡
毒
的
一
句
罵
他
，
也
就
是
近
日
城
中

熱
議
小
學
女
教
員
罵
執
法
警
長
的
那
句
，
這
四
字
句
譯
成
白

話
，
大
概
是
﹁
幹
你
的
娘
﹂
或
﹁
姦
你
阿
媽
﹂。
美
國
男
孩
聽
不

懂
廣
府
話
，
便
問
香
港
男
孩
在
說
甚
麼
。

﹁
幹
你
的
娘
﹂，
在
中
國
人
社
會
是
嚴
重
的
侮
辱
，
按
一
般
街

頭
文
化
、
市
井
規
矩
，
等
同
下
戰
書
！
男
人
罵
男
人
，
可
以
引

發
血
案
，
不
過
廣
府
民
俗
認
為
：
﹁
先
撩
者
賤
，
打
死
無
怨
！
﹂

但
若
是
女
人
以
此
罵
男
人
，
傷
人
之
力
就
弱
得
多
，
因
為
常
人

都
認
為
女
人
不
能
強
姦
女
人
。
而
且
按
香
港
時
俗
，
男
人
打
女

人
未
免
下
流
，
此
所
以
男
人
給
女
人
罵
了
粗
口
，
經
常
只
能
啞

忍
。俗

語
有
云
：
﹁
好
佬
怕
爛
佬
，
爛
佬
怕
潑
婦
！
﹂
信
焉
！

﹁
好
佬
﹂
指
言
行
比
較
斯
文
的
男
人
，
﹁
爛
佬
﹂
就
較
多
講
粗

口
。
世
界
變
了
，
我
小
時
候
只
有
低
下
階
層
未
受
教
育
，
而
常

被
男
人
講
粗
口
滋
擾
的
女
人
，
才
會
講
粗
口
還
擊
，
否
則
就
是

不
幸
流
落
風
塵
的
可
憐
人
居
多
。

現
在
女
教
師
幹
警
長
的
娘
，
還
得
到
傳
教
士
和
校
長
支
持
表

揚
，
世
道
變
了
！
聽
身
邊
的
朋
友
感
嘆
：
﹁
長
此
以
往
，
香
港

不
能
再
住
人
，
要
移
民
了
！
﹂

粗口分類學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英
國
是
一
個
最
早
最
大
的
帝
國
。
十
八
九
世
紀

殖
民
地
遍
布
全
球
，
掠
奪
的
財
富
無
數
。
英
國
權

貴
於
是
窮
奢
極
侈
，
講
究
派
頭
，
從
禮
儀
規
矩
、

紳
士
淑
女
的
考
究
服
飾
、
社
會
場
合
一
舉
一
動
，

都
有
一
套
傳
統
。
至
於
皇
室
的
奢
華
，
自
不
在
話

下
。
英
國
人
講
究
﹁
品
味
﹂，
飲
食
、
時
裝
、
屋
內
布

置
和
裝
飾
、
出
行
的
座
駕
等
等
，
都
有
一
種
英
國
式
的

派
頭
。

二
十
世
紀
開
始
流
行
汽
車
，
英
國
汽
車
也
以
豪
華
、

高
雅
的
風
格
取
勝
，
至
今
不
衰
。
說
起
最
豪
華
高
貴
的

汽
車
，
眾
皆
認
為
非
英
國
製
的
勞
斯
萊
斯
莫
屬
，
美
國

豪
華
汽
車
林
肯
牌
總
是
居
於
其
後
。

中
國
近
年
的
奢
侈
風
氣
興
起
，
豪
華
汽
車
的
生
產
商

看
上
中
國
的
這
個
新
興
市
場
，
紛
紛
在
中
國
各
大
中
城

市
設
立
分
銷
站
，
勞
斯
萊
斯
是
其
中
之
一
。

就
在
東
莞
市
常
平
鎮
的
一
家
涉
外
酒
店
的
門
口
，
也

擺
上
一
架
有
兩
地
牌
的
豪
華
勞
斯
萊
斯
車
。
至
於
香
港

的
老
牌
五
星
級
酒
店
半
島
酒
店
，
早
就
以
勞
斯
萊
斯
汽

車
接
送
客
人
著
名
。

另
一
種
英
國
製
的
豪
華
汽
車
積
架
︵Jaguar

︶，
也
以

其
豪
華
氣
派
取
勝
。
但
該
品
牌
一
度
為
促
銷
路
，
轉
走

普
羅
路
線
，
設
計
一
種
背
離
其
豪
華
氣
派
的
氣
缸
較
小

的
汽
車
，
結
果
劣
評
如
潮
，
上
下
不
討
好
。
後
來
似
乎

重
新
走
回
豪
華
路
線
，
其X

J

型
的
豪
華
車
頗
有
貴
族
風

範
。
最
近
在
港
舉
行
的
﹁
英
國
貴
冑
車
展
﹂
中
，
港
人

將
可
一
睹
風
采
。

德
國
和
日
本
都
是
生
產
汽
車
的
大
國
，
他
們
也
生
產

豪
華
汽
車
。
德
國
的
平
治
和
寶
馬
最
為
著
名
，
更
為
港

人
所
喜
愛
。
在
街
頭
看
到
的
私
家
車
，
大
約
每
五
架
便

有
一
架
是
平
治
或
寶
馬
。
日
本
也
生
產
豪
華
車
，
豐
田

車
廠
數
十
年
前
方
生
產
的
﹁
凌
志
﹂，
也
在
香
港
打
出

名
堂
，
佔
有
豪
華
汽
車
的
一
個
份
額
。
但
這
三
種
流
行

豪
華
車
，
都
沒
有
英
國
勞
斯
萊
斯
和
積
架
的
貴
冑
氣

派
。也

許
各
花
入
各
眼
，
有
人
並
不
欣
賞
英
國
豪
華
車
的

古
典
氣
派
。
但
我
卻
認
為
英
國
的
古
典
汽
車
，
正
像
歐

洲
的
許
多
古
典
建
築
一
樣
，
有
一
種
耐
看
的
味
道
。
鍾

情
英
國
古
典
汽
車
，
就
像
喜
愛
到
歐
洲
旅
行
一
樣
。

英國豪華汽車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電
視
機
普
及
，
已
經
有

人
預
言
報
紙
沒
前
途
；
大
家
都
看
電
視
新

聞
，
有
動
感
，
不
費
神
。
到
了
互
聯
網
出

現
，
可
以
隨
時
上
網
看
新
聞
；
相
比
下
，
報

紙
一
大
疊
，
廣
告
多
，
油
墨
又
髒
。
到
了
今

天
免
費
報
紙
隨
地
可
撿
，
肯
花
錢
買
報
的
人
愈
來

愈
少
。

英
國
國
家
統
計
局
上
周
公
佈
，
今
年
有
五
十
五

個
百
分
點
的
成
年
人
，
利
用
手
機
和
平
板
電
腦
看

新
聞
，
比
去
年
增
加
八
個
百
分
點
；
比
起
六
年
前

更
增
加
三
十
五
個
百
分
點
。

眼
看
百
年
歷
史
的
美
國
︽
華
盛
頓
日
報
︾
最
近

易
主
；
英
國
老
牌
嚴
肅
大
報
︽
衛
報
︾
堆
放
超

市
，
顧
客
買
夠
五
英
鎊
物
品
送
報
一
份
︵
價
值
一

鎊
六
十
便
士
︶。
此
情
此
景
，
不
由
不
信
印
刷
媒
體

沒
落
。

香
港
報
業
全
盛
時
期
，
應
是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中
，
我
很
幸
運
適
逢
其
時
。
新
聞
系
畢
業
後
選
擇

了
全
港
銷
路
第
一
的
︽
成
報
︾
工
作
，
算
是
報
館

內
第
一
批
學
院
出
身
的
靜
態
新
聞
記
者
。
在
此
之

前
，
記
者
都
屬
﹁
紅
褲
仔
﹂
出
身
，
以
採
訪
動
態

︵
突
發
︶
新
聞
如
﹁
黃
賭
毒
﹂
為
主
。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港
英
政
府
推
行
大
規
模
的
改
善
民
生
政

策
，
新
聞
處
為
配
合
宣
傳
，
經
常
舉
行
記
者
﹁
吹
風
會
﹂，
靜

態
新
聞
記
者
大
派
用
場
。
到
了
中
英
談
判
香
港
前
途
問
題
出

現
，
我
們
更
衝
出
香
港
，
進
入
內
地
或
派
駐
倫
敦
採
訪
了
。

當
年
入
職
︽
成
報
︾
月
薪
一
千
元
，
已
經
很
滿
意
；
南
豐
新

㢏
一
層
六
百
呎
單
位
價
值
也
不
過
二
十
萬
元
。
半
年
後
，
社

長
何
文
法
聽
聞
敵
報
的
靜
態
記
者
月
薪
一
千
五
百
元
，
他
立

即
調
高
我
月
薪
至
一
千
七
百
元
。
半
年
加
薪
百
分
之
七
十
，

據
前
輩
說
，
如
此
幅
度
在
行
內
聞
所
未
聞
。
當
時
報
業
雖
競

爭
激
烈
，
但
前
景
樂
觀
，
老
闆
出
手
闊
綽
。

如
今
報
業
經
營
困
難
，
做
報
紙
記
者
也
不
易
；
他
︵
她
︶
需
要

寫
分
析
性
文
章
，
懂
得
天
文
地
理
琴
棋
書
畫
，
始
能
與
電
子

媒
體
記
者
有
所
分
別
。
記
者
要
轉
型
，
報
業
亦
急
待
轉
型
；

必
須
利
用
電
子
媒
體
的
長
處
，
令
傳
統
報
紙
得
到
新
生
命
。

報業待轉型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憶
及
年
輕
時
，
每
當
聽
到
天
文

台
掛
上
八
號
風
球
時
，
心
情
可
特

別
緊
張
。
事
關
那
些
風
姐
風
先
生

風
力
可
真
夠
勁
，
港
島
半
山
及
觀

塘
雞
寮
因
暴
雨
的
塌
山
泥
死
傷
事

件
至
今
記
憶
猶
新
，
而
大
輪
船
被
吹
上

岸
的
情
景
，
至
今
仍
歷
歷
在
目
。
然

而
，
信
不
信
由
你
，
自
從
大
嶼
山
大
佛

落
成
後
，
每
次
颱
風
過
港
，
都
不
是
正

面
吹
襲
，
風
力
及
破
壞
力
皆
沒
從
前
之

強
。
今
次
﹁
尤
特
﹂
吹
港
前
，
傳
媒
報

道
﹁
尤
特
﹂
風
力
強
勁
。
而
事
實
上
，

﹁
尤
特
﹂
在
菲
律
賓
造
成
死
傷
事
件
不
輕

哩
。
相
信
香
港
有
不
少
人
與
我
有
同
樣

想
法
，
就
是
慶
幸
香
港
地
運
好
，
是
福

地
。
經
濟
好
，
自
然
災
害
不
多
。
我
們

真
要
感
恩
要
惜
福
，
老
天
爺
待
香
港
真
的
不
薄

呀
。
﹁
尤
特
﹂
在
港
懸
掛
八
號
風
球
十
二
小
時
，

或
許
我
居
住
之
地
不
在
當
風
處
，
風
力
和
雨
水
不

覺
特
別
強
烈
。
而
據
報
道
，
全
港
境
內
只
有
個
別

輕
微
樹
倒
事
件
外
，
因
颱
風
傷
亡
事
件
似
未
發

現
。
遺
憾
的
是
，
因
懸
掛
八
號
風
球
而
令
銀
行
、

股
市
、
金
市
等
金
融
機
構
全
日
休
市
以
及
商
舖
酒

樓
、
食
肆
和
企
業
公
司
等
休
市
半
日
等
經
濟
損
失

可
真
不
菲
。
可
真
是
無
可
奈
何
的
。

每
逢
颱
風
暴
雨
襲
港
，
幾
乎
人
人
都
受
不
同
程

度
的
損
失
。
因
八
號
風
球
高
懸
，
大
多
數
市
民
休

假
，
惟
仍
有
為
公
眾
服
務
仍
要
當
值
的
人
，
例
如

警
察
、
醫
務
人
員
、
消
防
隊
、
交
通
運
輸
的
當
班

人
員
卻
依
章
要
上
班
。
大
公
無
私
精
神
值
得
佩

服
。
可
惜
，
仍
有
市
民
口
出
怨
言
，
不
滿
服
務
或

有
不
如
他
意
的
地
方
。
其
實
，
社
會
就
是
一
個
大

家
庭
，
人
人
要
有
相
互
忍
讓
兼
容
的
地
方
。
試
想

想
，
我
家
在
香
港
，
很
多
時
，
很
多
事
，
或
有
天

公
相
幫
，
背
靠
祖
國
，
有
中
央
出
手
相
助
，
似
乎

都
能
逢
凶
化
吉
，
事
事
順
景
，
可
不
是
嗎
？
常
懷

感
恩
心
呀
，
要
惜
福
。
農
曆
七
月
初
七
是
織
女
會

牛
郎
的
﹁
七
夕
﹂
夜
。
據
悉
今
年
的
﹁
七
夕
﹂
能

見
流
星
雨
。
不
少
浪
漫
的
有
情
伴
侶
本
擬
在
﹁
七

夕
﹂
更
添
浪
漫
，
早
早
計
劃
上
高
處
有
利
位
置
仰

望
天
空
觀
流
星
雨
，
當
然
，
最
重
要
的
是
不
忘
許

願—
—

有
情
人
終
成
眷
屬
，
開
花
結
果
。
然
而
，

世
事
無
絕
對
，
風
雨
中
的
﹁
七
夕
﹂
夜
，
也
有
幸

運
兒
能
見
到
流
星
雨
這
天
文
奇
景
。
一
連
三
晚
確

不
少
情
侶
等
運
到
觀
星
雨
。

惜 福
思　旋

思旋
天地

前
一
陣
，
微
信
朋
友
圈
中
流
傳
㠥
一
則
很
有
名

的
心
靈
雞
湯
：
︽
牆
上
的
咖
啡
︾。
大
意
是
說
作
者

遊
覽
美
國
時
，
在
洛
杉
磯
的
一
家
咖
啡
店
中
，
看

到
總
有
顧
客
多
買
一
杯
咖
啡
，
然
後
讓
服
務
生
把

這
杯
多
出
來
的
咖
啡
﹁
貼
到
牆
上
﹂。
服
務
生
每
次

接
到
要
求
後
，
都
會
在
牆
上
貼
張
紙
，
上
面
寫
㠥
﹁
一

杯
咖
啡
﹂。
就
在
作
者
不
明
其
意
之
時
，
有
位
窮
人
走
進

咖
啡
店
，
在
看
到
牆
上
有
﹁
存
貨
﹂
之
後
，
窮
人
對
服

務
生
說
﹁
牆
上
的
一
杯
咖
啡
﹂，
然
後
，
服
務
生
會
﹁
以

慣
有
的
恭
敬
姿
態
﹂
為
這
位
窮
人
端
上
一
杯
咖
啡
，
窮

人
享
用
完
咖
啡
後
沒
付
賬
就
走
了
，
而
服
務
生
則
從
牆

上
揭
下
一
張
﹁
咖
啡
紙
條
﹂
扔
進
字
紙
簍
。
謎
底
揭
開

了
，
無
數
人
感
動
了
，
很
多
地
方
效
仿
了
，
但
效
仿
當

中
，
卻
仿
出
了
不
同
的
境
界
。

還
是
先
來
普
及
一
下
這
杯
咖
啡
的
背
景
，
其
實
，
這

杯
咖
啡
有
個
悠
久
的
歷
史
，
起
源
於
一
百
多
年
前
的
意

大
利
那
不
勒
斯
，
學
名Suspended

C
offee

，
中
文
譯
成

﹁
待
用
咖
啡
﹂，
近
年
來
借
助
網
絡
再
次
流
行
普
及
，
是

﹁
隨
手
公
益
﹂
的
代
表
。
最
近
，
包
括
台
灣
、
香
港
、
上

海
等
地
都
出
現
了
﹁
待
用
咖
啡
﹂
或
衍
生
的
﹁
待
用
快

餐
﹂，
微
博
上
也
經
常
有
帶
V
的
名
人
對
其
進
行
推
廣
。

不
過
，
這
杯
咖
啡
到
了
華
人
地
區
卻
出
現
了
一
些

﹁
水
土
不
服
﹂，
比
如
很
多
人
都
在
糾
結
所
謂
的
﹁
監
督
機
制
﹂，
一

方
面
擔
心
有
人
會
﹁
冒
充
窮
人
白
吃
白
喝
﹂，
一
方
面
又
擔
心
﹁
店

家
怎
麼
說
怎
麼
算
﹂，
言
外
之
意
﹁
你
瞇
了
多
少
我
不
知
道
﹂
；
比

如
有
些
人
懷
疑
那
些
搞
活
動
的
店
家
﹁
慈
善
是
輔
廣
告
是
主
﹂
；

還
比
如
有
人
認
為
咖
啡
不
是
必
需
品
，
與
其
﹁
捐
咖
啡
﹂
不
如

﹁
捐
包
子
﹂⋯

⋯

此
外
，
還
有
店
家
精
心
設
計
了
一
整
套
方
案
，
比

如
打
製
精
緻
小
木
牌
，
多
買
咖
啡
的
人
要
﹁
買
牌
子
再
走
到
左
邊

區
域
掛
牌
子
﹂，
享
用
咖
啡
的
人
要
﹁
取
下
牌
子
交
給
店
員
﹂，
而
牌

子
種
類
還
分
很
多
種
，
認
捐
認
領
的
規
則
也
有
若
干⋯

⋯

咖
啡
還
是
咖
啡
，
但
確
實
有
點
變
味
了
。

在
這
篇
文
章
的
首
段
，
小
狸
其
實
大
可
以
用
更
簡
潔
的
語
言
來

概
括
整
個
故
事
，
但
小
狸
刻
意
保
留
了
很
多
細
節
，
就
是
因
為
這

些
細
節
其
實
才
是
整
杯
咖
啡
真
正
的
精
髓
、
亦
是
整
個
故
事
最
感

人
的
地
方—

—

待
用
咖
啡
，
講
的
從
來
不
是
施
捨
，
而
是
尊
重
。
這

個
尊
重
，
包
括
對
店
家
和
認
領
者
的
無
限
信
任
，
以
及
對
受
惠
者

尊
嚴
的
絕
對
保
護
。
沒
有
那
麼
多
﹁
聰
明
人
﹂，
亦
沒
有
那
麼
繁
複

的
作
秀
規
則
，
一
切
簡
單
、
安
靜
而
自
然
，
牆
上
的
咖
啡
，
甚
至

不
是
贈
予
，
而
是
分
享
。

但
最
後
小
狸
還
是
要
說
，
雖
然
有
點
變
味
了
，
但
咖
啡
畢
竟
還

是
咖
啡
。
境
界
雖
然
稍
遜
，
但
方
向
卻
無
疑
是
正
確
而
美
好
的
。

起
步
的
階
段
，
總
會
艱
難
，
但
堅
持
下
去
，
社
會
總
會
變
暖
。

你
好
，
兩
杯
咖
啡
，
一
杯
牆
上
。

一杯咖啡的境界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一提起向日葵，馬上投射到腦海裡的畫面，是
梵谷的畫和高更的畫。
喜歡圖畫的人都知道梵谷畫過一系列的向日葵，

自1888年8月在法國南部阿爾小鎮畫了第一幅《十
五朵向日葵》，和第一幅《十二朵向日葵》以後，
直到1889年1月，他一共畫了三幅《十五朵向日葵》
和五幅《十二朵向日葵》。在這之前的1887年，他
在巴黎已經繪畫一套四幅的向日葵靜物畫。和梵
谷同樣是後印象派大師的高更，1901年在大溪地
畫了四幅向日葵，其中有一幅是為了向梵谷致敬
的作品。
梵谷當時離開繁華的城市巴黎，遷居法國南部阿

爾小鎮，一半是為追尋繪畫靈感，另一方面則是
為減低生活消費，繪畫多年卻未曾售出一幅畫的
梵谷，平日靠弟弟的資助來堅持自己的藝術理
想，他也不想成為弟弟的負累，故爾選擇搬到鄉
下去過純樸的簡單日子。窮困潦倒寂寥孤獨的梵
谷，在生活和創作之間掙扎，卻又幻想成立一個
畫家創作基地，在小鎮設立「畫家之家」，或說
「藝術家之家」，也有人稱為「南方畫室」，卻無人
響應，最後只有正陷入創作困境的高更前來。興
奮的梵谷對未來充滿憧憬，畫了一組向日葵作為
裝飾，歡迎高更的到來。那油漆成黃色，好像向
日葵一樣顏色絢亮的房子，並沒能留住高更。高
更初來乍到時，看見梵谷的向日葵，驚呼「對！
這才是花」，梵谷一定認為他找到了知音，可是，
獨特的性格說的即是各有各的怪僻，誰也不服
誰，誰也不願意跟誰妥協，各有各的執㠥和堅
持。1888年底，高更告別阿爾，兩個畫家從此永
遠離別。後來高更定居在大溪地，寫信給法國一

個朋友要求寄來一些向日葵的種子，他在住處附
近開了一片向日葵花田，我們現在猜測，他這舉
動莫非是為了紀念與梵谷相處的日子？
首次去內蒙的路上，車子經過的道路兩旁皆為向

日葵花田，發現原來真的有「花大如斗」這回
事。同坐的Q不停朝窗外拚命按相機，嘗試把面
向陽光的鮮亮黃花收在相機裡。一車特地自馬來
西亞到內蒙采風的畫家，從梵谷的向日葵談起，
再到高更的向陽花，說的彷彿是他人的懷才不
遇，更多的感歎是對自己備受社會群眾冷落的憐
惜。靜靜地聽畫家們傾訴心聲，憐憫和同情同時
湧上。早就明白自己缺乏藝術才華，繪畫亦非為
了要成家，僅是喜歡創作而從事創作，反而沒有
哀傷和怨懟，無比快樂地為這趟無意中與向日葵
的邂逅而心生歡喜。
一群畫家先從大馬到北京，再轉機到呼和浩特，

才乘搭旅遊巴士朝向希拉穆仁大草原開去。從吉
隆坡到北京的機上，空姐特別推薦伊麗莎白．雅
頓的香水。本來不甚注意，卻聽說香水名字叫向
日葵，心情頓時亮麗如花，馬上買了一瓶，並不
曉得真正的向日葵，就在呼和浩特到希拉穆仁草
原的路上等待和我們相遇。
遇到向日葵，有人憤憤不平地說㠥他創作多年而

不被收藏家青睞的不甘，我卻一心歡悅地欣賞怒
放鮮花的燦爛。璀璨鮮亮的向日葵，後來成為梵
高作品的經典意象。畫家以燦麗熱烈的黃色來表
現他躍動的激情，不斷地把向日葵從花田里帶到
畫布上，甚至在寫給弟弟的信上，他承認「向日
葵是屬於我的花。」他愛向日葵，強烈的擁有慾
讓他想要佔為己有。讓我佔為己有的不過是EA的

向日葵香水，卻已經很高興了。
生命中的快樂和幸福是需要累積的。一點一點小

小的喜悅，小小的歡欣，足以鼓舞人心。雖然那
歡悅可能不過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放開一
切，安然地享受㠥享受的樂趣，這樣就很好。有
個朋友看到我皮箱裡的香水，告訴我向日葵一族
其中幾個特質是「沒有太大的野心、適當地放低
生活標準、感恩的心態、對生命充滿熱情的陽光
天性、容易發現事物美好的一面、善於發現微小
的幸福等等」。邂逅向日葵而獲得向日葵一族的特
質，這是多麼幸福的事呀！
湛藍的天空下，像陽光一樣明媚的向日葵在碧綠

的草地上迎風起舞，我想起村上春樹在他的隨筆
集裡寫的小確幸。「小確幸的感覺在於小，每一
枚小確幸持續的時間三秒至三分鐘不等。摸摸口
袋，發現居然有錢；電話響了，拿起聽筒發現是
剛才想念的人；打算買的東西恰好降價了⋯⋯」
在稍縱即逝的時間裡，捉到稍縱即逝的美好，這
樣寬容而懂得感恩和珍惜的人，內心永遠是滿足
的。
悠悠晃動的白雲穿過內蒙特別晴藍的天空，草原

是連綿起伏的寬廣綠色海洋，海洋上鋪排㠥奪
目耀眼的紫色和黃色小野花，為遼闊的綠色增
添賞心悅目的迷麗姿彩。本來僅只在圖片中的
大草原，竟然出現在眼前，當夢想中的草原，
化成真實的草原，這幸福比小確幸大得太多
了。
留宿蒙古包，享受了熱情好客的蒙古人以烤

全羊的招待，參與那達慕大會，見識了馬背上
的民族文化，觀賞摔跤、賽馬、射箭等等表
演，內蒙人天生一把好嗓子，悠揚動聽的歌聲
自由自在地飄蕩在草原的每個角落，來自匆忙
擠迫城市，被緊張迫促的生活矇混紛亂的畫家
們，心靈和身體頓時都放鬆了。
從香花遍野的碧綠草原走到沙浪滾滾的黃金

沙漠，村上春樹在《蘭格漢斯島的午後》最後
說：「如果沒有這種小確幸，人生只不過像乾巴
巴的沙漠而已」。愛上向日葵，善於發現微小的幸
福，把每一個小確幸都細咀慢嚼，生命因而豐富
多姿，快樂因此伸手可及。
微小真確的快樂和幸福，靠自己去細心體會，就

像村上春樹自己選購內褲，然後把洗好的乾淨內
褲摺好，整齊地收在抽屜裡，他說這就叫做小確
幸。他用心裡學上的「FLOW」來解釋：當我們
進入一個專心致志，活在當下，渾然忘我的狀態
才會感受最真切和細微的幸福。梵谷和高更的不
幸，只是外人的看法，當兩個畫家忘我地把一朵
又一朵的向日葵描繪出來時，他們的愉快和滿
足，是他們自己才知道的小確幸。
得失哀樂本來就相悖共存，畫家不必為當時的不

遇而感覺不幸，不遇，反而讓人埋頭苦幹、專心
創作，不是為售畫而畫畫實是畫家生命中的大幸
運。
向日葵是內蒙回來以後最愛畫的花，能夠每天

充分地享受生命中的小確幸，真是幸運的人兒
呀！

小確幸之花

■愛上向日葵。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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